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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碧影搖輕舟
李誠

午後的陽光明媚，春深似海。我漫步
在蘭州植物園，眼前望去，一湖碧影伴著
歡聲笑語。它是植物園裡的眼睛，守著這
一方澄澈，也攬盡了暮春的繁華。

湖水碧綠，是那種被春風打磨過的顏
色，透亮清澈，如一面明鏡，倒映著周圍
的樹林、亭榭和天色，雲影徘徊，樹影婆
娑。有人說：「水是眼波橫」，滿園春色
便都融在這眼波裡了。偶有微風掠過，湖
面蕩起了細碎的褶皺，像一匹翠色綢緞被
風輕輕掀動，一圈圈漣漪盪開，柔柔的，
緩緩的。

湖岸的楊柳，在春天裡隨意垂著。萬

千枝條早已褪去淺黃，黃綠交織，一縷一
縷垂向湖面，像散開的長髮。風一吹，柳
絲便在水面上輕輕搖曳，驚起幾條游魚，
它們忽然又鑽進了深水。而那漫天飛舞的
柳絮，像細小的雪，在陽光下悠悠飄蕩，
有的落在肩頭，有的飄向湖面，隨著微波
輕輕漂流，讓這一湖水多了幾分活潑。

湖面上，幾葉輕舟不緊不慢地劃著。
小舟不大，黃紅相映，點綴在碧綠的水面
上，像幾片彩色的花瓣。小船慢悠悠地晃
著，在湖面留下一道淺淺的水痕，很快又
消散了。船中多是闔家出遊的身影，大人
牽著孩童的手，或是並肩而坐，臉上掛著

舒展的笑意。孩子們趴在船舷，好奇地伸
手撥弄湖水，笑聲清脆，在春天的暖陽裡
傳得格外響亮，在湖面上久久迴盪。大人
們則悠然地搖著槳，目光隨著湖水流轉，
將這湖光樹影盡收眼底。

岸邊遊人眾多，卻不顯擁擠。有情
侶相依，低聲細語；有老友結伴，談笑風
生；更多的是老幼同游，其樂融融。他們
的身影融進湖光春色，讓這片風景多了人
間的溫暖。平日裡的奔波，好像也被這一
湖碧水滌蕩乾淨，只剩下滿心的輕快。

目光流轉，忽見幾位園丁正俯身勞
作。這滿園秀色，離不開他們的雙手。那

雙手骨節粗大，掌心佈滿了磨出的硬繭。
他們小心翼翼地扶正歪倒的花枝，仔細培
土澆水，用那雙粗糙的手，護著每一株生
命的成長。正是這一雙雙手，日復一日，
才讓植物園有了這般蔥蘢與秀美。我站在
湖岸邊，看著他們融入春色之中。

輕舟繼續在湖面慢搖，槳聲悠悠，
與水波輕蕩、笑語聲聲交織在一起，像一
支春天的曲調。陽光灑在湖面上，波光粼
粼，金光閃爍。柳絮依舊在風中飛舞，讓
眼前的美景多了幾分朦朧。此刻，時間彷
彿慢了下來，我與這一湖碧水、幾葉輕
舟、滿園春色，融在了一起。

原來，美好從不在遠方。它就在這片
湖水邊，在這輕輕搖蕩的小舟裡，在出遊
時那一張張舒展的笑臉上。蘭州植物園的
小湖，不聲不響，卻讓每一個路過的人，
心裡都有了著落。

輕舟漸遠，碧影依舊。暮春的晴日
裡，一湖碧水，幾葉輕舟，又慢慢搖向遠
方。

苦楝花落盡時
周俊杰

初夏的日頭升得高，曬得巷子裡每一寸磚
石都暖熱踏實。天光亮得直白，天亮得早，黑
得晚，風拂在皮膚上是溫熱的觸感。整條老巷
不再有半點涼意，穩穩進入了夏天。巷口的苦
楝樹，就在連日的熱風裡，落完了枝頭最後一
朵小花，再也不見半片淺紫。

花開最盛的那些日子，模樣是清清楚楚
的。

苦楝的花全部開在細枝末梢，一串串垂
下來，挨得緊密。花瓣薄，尺寸極小，四片瓣
面平平整整鋪開，底色潔白，邊緣暈開淡淡的
紫。花穗一串連著一串，密密麻麻掛滿樹冠，
貼在青綠色的細枝之間。

站在巷口抬頭看，整樹細碎的紫白花團層
層疊疊，鋪得滿滿當當，把整棵樹的枝骨都藏
在了花影裡。

白日無風的時候，所有花穗都穩穩垂著，
一動不動。陽光平鋪在花瓣上，瓣面透光，看
得清極細的紋路。只要有風穿過巷子，滿樹
的花就一起輕輕抖顫。花瓣脫離枝柄的速度
很慢，一片一片、一簇一簇，慢悠悠盤旋、
飄落、墜地。花落下來不會亂飄，大多順著風
勢，整齊落在樹根周圍的青石板上，積起薄薄
均勻的一層紫白。

走在巷裡，腳踩過落花，觸感細軟平實。
花瓣貼在石板縫隙、階邊凹槽、牆根低窪處，
積得均勻柔和。空氣裡有淡淡的草木苦味，不
飄不虛，是貼近地面、穩穩沉沉的香氣，圍在
樹下不散。風吹一次，花落一次，日日堆積，
日日新鮮。那段時間，樹下的地面永遠鋪著一
層細碎花影，看得見、觸得著，是巷口最實在
的光景。

樹底下常年擺著一張竹籐椅。籐條被常年
日曬變得溫潤乾燥，椅面紋路清晰。花開的時
日裡，總會有花瓣落在椅面、椅背、椅腳的縫
隙裡。落花安靜停在上面，積得多了，輕輕一
吹便簌簌滑落。白日的樹蔭落得寬大，遮住整
片椅面，樹影晃動，花落輕輕，日日都是安穩
平實的畫面。

從前我喜歡伸手去接滿樹紛飛的楝花，抬
著手，等細碎花瓣落在掌心，輕輕貼著皮膚。
現在熱風穿枝，所有花枝幹乾淨淨，枝上只有
綠葉，再也沒有花瓣墜落。後來我就只是站在
樹下，雙手自然垂著，再也沒有抬手。從前喜
歡蹲在石板路上，一片一片撿拾落花，把完整
平整的花瓣挑出來收著。

現在的石板被太陽曬得乾爽發燙，地面平
整乾淨，石縫裡沒有殘瓣、沒有碎蕊，一點花
的痕跡都看不見。後來我只是靜靜站著，再也
沒有彎腰。從前喜歡挨著籐椅站著，在花影裡
站完整整一個漫長午後。現在籐椅照舊擺在原
處，椅面落了一層薄薄浮塵，乾乾淨淨，空空
落落。後來我路過樹下，只是往前走去，再也
沒有靠近那張空椅。

花是被熱風一點點吹乾淨的。白天日曬熾
亮，晚風反覆穿巷，枝頭的花一天比一天少。
高處向陽的細枝最先落空，慢慢輪到內側背陰
的枝椏。沒有突然的凋零，只是一日一日減
少，直到最後，整片樹冠再無一片紫白，所有
花穗盡數落盡、散盡、吹淨，不留絲毫殘餘。

花褪盡之後，樹葉立刻長了起來。新葉一
片一片抽芽、舒展、鋪開，從淺嫩的青綠，慢
慢長成厚實的深綠。葉片寬大平整，層層疊疊
擠滿所有枝椏。樹冠變得濃密厚重，穩穩撐開
一大片結實的樹蔭，牢牢蓋住巷口的地面。陽
光照在葉面上，綠意清亮透亮，整片樹景紮實
飽滿，是盛夏獨有的厚重生機。

風吹樹梢的聲音也變了。從前是花瓣輕顫
的細碎聲響，輕柔微弱。如今滿樹綠葉相碰，
風聲清亮沉穩，一陣陣、一層層，落在巷裡格
外清晰。地面徹底乾淨，石板裸露著原本的青
灰色，被日日暑氣曬得溫熱。曾經的花香徹底
消失，空氣裡只剩青葉蓬勃的草木氣息，乾
淨、直白、安穩。

整條老巷安靜平實。兩邊院牆牆面乾燥發
白，家家戶戶院門緊閉，門環上鎖。巷子裡沒
有行人，沒有說話聲，沒有跑動聲，只有熱風
不停穿來穿去。

正午的日頭最烈，樹影壓得短而實，綠
蔭邊界清楚利落。風動葉搖，地面光影明明暗
暗，緩緩移動，不急不緩。白晝很長，天光久
久不退，夏日的白晝安穩又綿長。

花事徹底結束，夏天就扎扎實實鋪滿了整
條老巷。我站在樹下，看著滿樹濃綠，看著乾
淨的石板，看著空蕩蕩的巷口。

煙火黔味：
在山水之間慢慢發酵的滋味

鄒洪永
夜色在貴州的山谷裡落下來的時候，

總是帶有潮濕的涼意。街邊小攤開始亮
起的燈光，在霧氣中顯得昏黃。鍋裡的油
剛剛燒熱，辣椒和蒜末一起倒入鍋裡，
「滋」地一聲，好像打開了這片土地的另
一類語言。很多人初到貴州就被山水所吸
引，但真正留下記憶的卻是那些有煙火氣
的地方。

貴州的味從來不會鋪張，它更像是時
間慢慢沉澱下來的表達。由於山地多、氣
候濕潤，所以人們就用發酵和辛辣來抵抗
潮氣。因此酸、辣成了貴州飲食最突出的
底色。但是只用酸和辣來概括貴州的味，
就會顯得過於單薄。酸有層次，辣有溫
度。

第一次真正瞭解貴州的味，就是在一
碗酸湯魚裡。紅艷的湯麵翻滾著細密的氣
泡，酸香先一步到達鼻尖，還沒有入口，
口腔就已經開始分泌唾液。將魚片切成很
薄的片，並捲成半圓的形狀，再放入湯中
輕輕一涮，然後夾起來的時候微微振動。
入口的瞬間，並不是猛烈的刺激，而是漸
次展開的味覺體驗，先是溫和的酸，像山
間清晨的霧；隨後辣意慢慢浮現，帶有發
酵的厚重；最後才是魚肉本身的鮮甜，在
舌尖停留許久。

時間的酸味又被稱為時間的氣味。用
米湯或者野生番茄自然發酵而成，不急不
躁，讓微生物在看不見的地方慢慢工作。
與其說它是調味，不如說它是在自然的助

力下成長的生命。貴州人懂得這一點，不
刻意雕琢，讓食材在合適的環境中自己生
長出風味。

酸湯魚是溫潤的開場，辣子雞更接近
直接的表達。雞塊較小，油炸過後外皮微
脆，和大量的干辣椒一起翻炒。端上來的
時候，紅色佔據了全部的視覺，雞肉成了
點綴。夾一塊入口，最先感覺到的是辣椒
的香，而不是單純的辣。那種香帶有陽光
曬過的氣息，乾燥熱烈。然後才是雞肉的
緊實和油脂的回甘。吃到後面，嘴唇微微
發麻，額頭冒汗，但又忍不住再夾一塊。

貴州辣不是負擔，是情緒的出口。山
路盤旋，氣候多變，人們生活在其中，也
好像需要一種直接而熱烈的味覺去回應生
活的起伏。

清晨的街頭就是另外一首詩。天剛
亮，空氣中還留著夜間的涼意，小店就開
門了。最常見的是一碗熱氣騰騰的腸旺
面。麵條細、有韌性，湯底濃而不渾，豬
血、肥腸與湯汁互相配合。有人會多加一
勺辣油，有人喜歡清爽一些的口感，各有
所好。端著碗坐在低矮的塑料凳上，看著
街道漸漸熱鬧起來，那一刻的滿足並不張
揚，但卻非常真實。

相比於精美的擺盤，這裡更在意的是
下嚥時的踏實。食物同生活之間沒有刻意
的界限。很難說清，是由於食物使人感到
安穩，還是因為這樣一種生活本身就帶有
溫度。

走得更遠一些，在苗寨或者侗鄉，味
道也會隨之改變。木屋依山而造，炊煙沿
屋脊緩緩上升。醃製過的肉件放在火塘之
上日復一日，受煙熏火燎的「傷害」，顏
色越來越深，香味也越來越濃。臘肉就此
而誕生。切下肥瘦相間的一塊，用柴火簡
單的翻炒就可配成一桌好飯菜。帶有煙火
和時間的痕跡的味道，很難用語言完全描
述出來，只有在咀嚼的過程中才能慢慢體
會。

如果說城市裡的味道是即時的滿足，
那麼山寨裡的食物就是記憶的延續。它不
會去迎合誰，也不會被過度的解讀。食物
在那裡，是日常的一部分，因而也更顯珍
貴。

在貴州行走的過程中，會發現這裡
的美食不是用昂貴的食材製作出來的，也
不是用複雜的技法製作出來的。它更像是
和環境長期磨合之後的結果。山多地少，
懂得珍惜；氣候濕潤，懂得保存；交通不
便的時代，味道在本地不斷打磨，而不是
被輕易地替代。該種飲食方式有樸素的智
慧。它不是追求最好的，而是從有限的範
圍內找到最合適的表達。因此，當外來者
用已有的標準來衡量的時候，就會產生一
些錯位的感覺。貴州的味不迎合，卻因此
更加明顯。

到了夜幕降臨的時候，又回到了大街
上，燈光還是亮著的。人們圍坐在桌旁吃
著熱燙滾辣的食物，有的人還提著烤制過
的羊肉串在市場上轉悠，嘗著新奇的美味
燒烤。空氣中摻雜著辣椒味、炭火味、油
脂味等，雖然味道濃郁一些，但是不會使
人產生厭惡感。相反，在這種氣味之下，
人更容易放鬆下來。

美食最動人的地方，並不是味覺本
身，而是它所承載的生活方式。貴州的食
物並沒有刻意地講述故事，它在不經意間
就把人與土地的關係表現了出來。酸、辣
只是表面現象，本質是時間、氣候以及人
共同形成起來的秩序。

離開了就帶不走它的味道。即使買好
了調料，換了一個環境，總覺得缺少了點
什麼。後來才知道，缺少的不是配方，而
是那一片山地的濕潤空氣、街頭的燈光、
人群中的喧鬧與安靜交織在一起的瞬間。
因此再想起貴州的時候，腦海中浮現的
不只是某一道菜，而是與它有關的一段時
間。它緩慢、真實，不急於被記住，在不
知不覺中留下很深的痕跡。

九龍飛瀑落翠微
熊代厚

九龍瀑臨近黃山的南大門，我到的比
較早，景區裡還沒有人，只聽到各種流水
聲，偶爾有幾聲鳥鳴。

昨晚下了一夜雨，夢裡都能聽到雨
聲。雨後瀑布壯觀，看得痛快。

初夏時節，樹木已非常的茂密，滿眼
綠意森森。太陽出來了，金色的光投在綠
葉上，投在雪白的溪流上，真美。

經過連珠潭，有無數的小瀑布，每個
瀑布下面都有一池潭水，翡翠一般，一串
一串地連著，這不由讓人想起朱自清的梅
雨潭，那一份醉人的綠。

太陽完全出來了，驅趕著潮氣，在
林間灑下斑駁的光影。山頂上壓著一層白
雲，看不見山的真面目。這些清澈潔白的
瀑流，是從山的深處流來，也許正是那層
層白雲所化吧。往上，來到青龍澗。長長
的一條青石，約有十幾米長，青梗梗地臥
在澗底，前面微微昂起，真的像一條青龍
靜臥。澗邊有亭，有木椅，有山風，有鳥
鳴，有雪白的瀑流在眼前跳躍閃騰。

坐在這裡小憩，什麼都可以想，什
麼都可以不想，便覺得是個自由的人，感
覺自己的身體和心靈都和這溪流，和這綠
樹，和這陽光，和這鳥鳴，融在一起了。

來到九曲峽，溪流在這裡彎折反覆，
像一條龍扭動著身子。上面隱約聽到人
聲，不一會出現了一撥人，有三四十吧，
可能是一個旅行團，大家有說有笑了，準
備下山了。看來仍有比我更早的人呀，任
何時候，不要總以為自己是第一。

前方傳來低沉的轟鳴，似悶雷滾過山
谷，又似巨龍低吟，雄渾而悠遠。循著水
聲前行，山勢漸陡，轉過一道山彎，眼前
豁然開朗，九龍瀑的第九瀑（命名由高到
低，最下面的為第九瀑）驟然映入眼簾。

第九瀑很寬，有十幾米，像一把巨大
的扇子從上往下展開。水流順著平整的巖
面緩緩鋪展，薄如蟬翼，細碎的水花簌簌
墜落，溫柔繾綣；又似輕紗拂面，飄逸靈
動。繼續向上，要爬一段陡峭的山路。你
俯著身子向上，瀑布就在你的右手邊，向
上看不到頂，向下看不到底，瀑布和你平
行著，並列著。移步換景是瀑布，定點觀
看也是瀑布，他們跳躍著，奔騰著，流向
山下，匯成了河，匯成了江，流向了海。

上山的台階越來越陡，向上看，像
一條青色的帶子垂下來，讓人想起泰山
的十八盤。我開始喘著粗氣，渾身也汗透
了。最美的瀑布在上面，不費一些氣力是
看不到的，難怪王安石說世之瑰怪奇偉非
常之觀，常在險遠，非有志者不能至焉。

我對自己說，慢一點，慢慢欣賞。可
我已聽到前方巨大的轟鳴，不由地又加快
了腳步。已沒可上的路，那壯觀的瀑布掛
在了眼前。這是第三第四第五折瀑布，連
在了一起，最壯觀的是第三瀑。

這是九疊中最長也最見筋骨的一瀑，
水流自懸崖頂端奔騰而下，如銀河決堤，
白浪翻湧，凌空飛瀉百餘米，撞擊岩石
上。巖壁不再平整，而是青黑粗糲，無數
巖稜與凹縫把奔湧而來的水流瞬間撕碎、

分流，垂天而下。
陽光斜切下來，照在紛飛的水珠與流

動的水絲上，銀光閃閃，碎芒亂跳，落在
黑巖與綠苔之間，格外鮮活。

第三瀑下面緊跟著第四瀑，向右折
過去幾米，雖沒有第三瀑長，但比第三瀑
要寬，下面有一深潭，水色沉碧，深不可
測。潭邊有一處天然平台，站在上面，可
仰望百米三瀑，側觀飛濺的四瀑，下俯奔
湧的四瀑，風挾水霧撲面而來，清冽沁
骨，暑氣頓消，精神陡增。

我看過天下許多瀑布，天台山的宏
大，白丈漈的深長，黃果樹的壯美，廬山
的綿細，它們大多是單一的，而九龍瀑層
層折折，變幻萬端。

還有一些瀑布，看時覺得壯觀，時
間久了，便漸漸模糊，九龍瀑以「序列」
取勝，以「遞進」動人。瀑落之處，必有
清潭。九龍瀑伴生九座清潭，有的闊深，
積水澄碧如玉，幽深靜謐，天光雲影、青
山翠木盡數倒映其中，水天一色，虛實相
生。有的玲瓏，澄澈見底，清水漫過青
石，溫潤透亮，伸手可觸山泉的微涼。

還有一些錯落分佈的天然冰臼，深
淺不一，形態各異，是歲月與流水共同雕
琢的地質奇觀，藏著山川億萬年的滄桑變
遷。它洗盡塵世煙火，溫潤人心山河，讓
每一個踏足此地的人，都能在清澈之間，
遇見最純粹的自然之美。

在瀑布群的後方有觀瀑亭，靜坐亭
中，山的沉穩、水的靈動、雲的飄逸、林
的清幽，在此完美交融，渾然一體，構成
一幅氣韻生動、意境悠遠的天然水墨山水
長卷。我看不到長卷的頂端，或許它藏於
天都、玉屏諸峰的幽谷之間，攜山巔雲霧
之靈氣，納深谷清泉之澄澈，以九折連環
的飛瀑、九潭相依的碧色，蜿蜒跌落，鋪
展而下。


